
歌词两首
□ 刘士辉

今生永难忘

不能忘怎能忘
今生永难忘
同洒告别泪
一天穿军装
举手同宣誓
卫国保家乡
我们的红心与祖国同在
我们的热血与江河同流淌

不能忘怎能忘
今生永难忘
穿越暴风雨
日夜奔南疆
枪声是命令
冲锋军号响
我们的身躯屹立在老山
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强

不能忘怎能忘
今生永难忘
反击得胜利
立功又受奖
多少好兄弟
血染风采扬
我们的战友长眠麻粟坡
我们的兄弟英魂守边防

不能忘怎能忘
今生永难忘
生死战友情
今生永难忘

我们的爸和妈

南黄海边长大的伢
同一天入伍离开家
海边的青年最刚强
宽阔的胸膛滚浪花
自卫反击炮声隆
硝烟中战旗美如画
血洒南疆平常事
为国捐驱眼不眨
立功受奖算什么
英雄献身最伟大
告别老山敬个礼
烈士的英魂捧回家

十三烈士的爸和妈
就是我们的妈和爸
战友抱团献爱心
我们尽孝不变卦
春天不忘送春语
夏天不忘端清茶
秋日不忘送祝福
冬寒送暖添彩霞
送医送药送终别
三十余载传佳话
清明时节告英烈
战友在天放心吧

十三烈士的爸和妈
就是我们的妈和爸

阁楼上
□ 牛涛

写废了一叠宣纸
写不好当初我喊你的昵称
风铃一直在低语
埋怨着为何要离开你
这一别啊
此恨悠悠 前尘往事只能弥漫
这座落寞的阁楼中

纸扇遇上晚风
吹送 我孤影凄然
有时相见亦难 重逢也难
有时初秋的风刚刚起
我全部的心伤
不用构思和措辞
已然 跃然纸上

淡茶 雾气画出一张脸
吹到帘外
让一只彩蝶送别
茶桌上 你遗落的相思扣
我该还给谁

想你时，倚着门窗
夜空上
月半
弯弯

诗友夏日来访
□ 徐雨生

火球肆虐舞晴空，树叶难摇一缕风。
汗湿衣衫贴胸背，客来鬓发倦颜容。
匆忙置酒洗尘盏，郑重邀朋敲韵翁。
最是空调解人意，殷勤伴主盛情浓。

大 姨
□ 徐冠东

如 东 的 山
□ 陈日铭

3 范 堤 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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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有座美丽的狼山，那是名副其实
的山。如东有虫宾山、土山、双灰山、碧霞山，
山虽多，但都不是真山。那么，这些山由何
而来呢？

先说“虫宾山”。如东地处南黄海（历史
上范公堤绕掘港镇区东南北三面，长 80余
里，堤外东距大海仅数里），海滩上盛产文
蛤，文蛤堆积如山，故掘港有“虫宾山”之说。“虫
宾山”的意思就是“蛼螯”山。“虫宾”在字典
中无法查阅，电脑中也难以打出，人们为了
方便，就把“虫宾”改为“宾”。古时掘港有八
景，亦称宾山八景：碧霞晚眺、范堤归牧、东
林诗社、西寺晨钟、盐岭积雪、宾山晓日、管
池泛月、南坎春潮。随着沧桑之变，如今除
极少数尚有遗迹可觅外，大多已消失无
存。当今如东带“宾”名称的有宾山社会工
作发展中心、宾山初中、宾山小学、宾山医
院，宾山水城，宾东新村，宾东加油站，如东
宾山老窖酒业有限公司、如东宾山健康养
老有限公司、宾山老年公寓、宾山照相馆、
宾山超市、宾山文具店等。有人建议，若如
东建市起名“宾山市”。

再说“土山”（原名“碧霞山”）。土山

古为潮墩，位于掘港镇内，其高 10 米多。
这里曾经是国民党守备部队指挥中心。解
放军四打掘港，主要集中于土山。前三次
攻打掘港未成，第四次攻打掘港为 1948年
3月 15日下午 4点左右，解放军对盘踞在
土山上的顽敌发起了总攻，火力非常猛
烈。土山上的敌人建起了“核心工事”，加
上四面环水，只有一条小路可通，易守难
攻。解放军就架好桥梁，爬着梯子，向敌
人冲了过去，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继续往前
冲，士兵们不顾一切，坚决要消灭敌人……
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终于攻下了土山，
取得了战斗的辉煌胜利。整个战役下来，
歼灭守敌千余人，缴获了迫击炮、重机枪、
轻机枪、步枪、短枪、掷弹筒等大量武器及
军用品。战役的胜利，推动加快了整个如
东解放的速度。1949年 1月 28日，如东全
境解放，成为南通地区最早解放的县。战
后，土山被平，如东县人民政府建于此
处。2016年，如东县人民政府搬迁后，此
处建为锦绣瑞府小区。

再说“双灰山”。双灰山位于丰利镇东

南 10公里处。当年确实有个土山，这个土
山就叫做双灰山。相传100多年前，这里有
一个大草荡，每年春夏，荡里茂密的红草长
得有一人多高。某年秋后，一大户人家从
草荡里斫来许多红草，堆了两个大草垛，有
小楼房那么高。不料，一日，一场大火把草
垛全部烧光，变成了两个像小山似的灰堆，
于是“双灰山”就成了这里的地名。

1947年12月7日至8日，在这里发生过
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新四军在这里布设“口
袋阵”，击毙日军中队长以下 30多人，伪团
长以下 300多人，生俘日军分队长，以及伪
军 197名，同时缴获重机枪 6挺、轻机枪 25
挺、八二迫击炮两门、步枪400余支，此战首
创了苏中战场生俘日军的记录。

双灰山村 2001年由原陆港村、双灰山
村合并而成，南接掘港、马塘两镇，东邻南
通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苴镇），苴沿公
路穿境而过，现有人口3100人。

最后说“碧霞山”。丰利曾经有座土
山。明《两淮运司志》中称它为“泰山”。而
《海曲拾遗》则称为“碧霞山”。相传北宋富
弼以使相判扬州，为训练水兵，在丰利场北

郊凿滩以泊战船，所掘之土堆于滩之西南，
遂成山。《丰利镇志》载：“土山，位于郑公滩
西南侧，占地面积 20亩左右，高有三丈。
山顶自东向西建三座寺院，院皆座北朝南
成一线。俗称东、中、西三（土）山，东为‘碧
霞宫’，中为‘净土庵’，西为‘报国寺’。报
国寺后楼设朝海观音像，燃长明灯，日夜不
熄……”

土山南麓，自西向东还排列着东岳府、
都天府、祖师庙及神农殿。山上山下，七庙
相连，释道共修，堪称一大奇观。

丰利土山的东岳庙、真武庙均建于南
宋末年间。当年在土山寺庙群中，数建于
南宋的这两座庙规模最大。

丰利土山历经岁月的磨洗，凝聚了众
多乡贤民众的智慧与心血，成为人们永恒
的记忆。

如东以“土山”命名的村有岔河镇的土
山村，现在叫兴河村；丰利镇有一条路叫土
山路。

如东的山各有其名和不同经历，虽然
它们已不存在，但留下的故事永远流传在
民间。

新城蕴古风
□ 傅斌

七月下旬，一天接到电话，得悉95岁高
龄的大姨早晨过世，顿时震惊，悲哀之情油
然而生。这一消息太突然了，因为我半月
前还打电话给表姐，并跟大姨通了话。当
时，心中期待大姨活到百岁，一起为她庆
生，那该是多么开心的事，怎奈她未能等到
这一天。

外公出身水西县城富贾之家，饱读诗
书，写一手好毛笔字。因为才华及家庭在
水西县的影响，外公被上一级国民政府委
任水西县县长。外公外婆共育两男四女。

待大舅二舅大姨长成后，外公做主大
舅娶了水东乡塘镇张家女儿，二舅娶了水
东乡丰镇陆家独女，大姨嫁给水东乡河镇
房家，二姨亦许配给水东乡碧城许家独子，
三姨和我妈年幼未谈婚事。

不得不说，外公当时对儿女的婚事安
排是很好的，所有亲家都是一方富足大
户。尤其是大姨嫁的房家，更是很富裕的
家庭，衣食无忧。县长家大小姐，房家地位
自然是高。那时水东乡归属水西县管辖。

天有不测风云，本是一切美好的生活
被打破。随着抗日战争的战火漫延，日军
占领县城。身为国民政府县长的外公，身
有病恙，未能携家撤退。日军和汉奸多次
登门威逼利诱外公出任伪县长，外公均以
有恙推辞。那种情况下，外公身体渐渐病
重。

即使形势严峻，身体有恙的外公，经常
为共产党地下党提供便利。一次地下党领
导为转移找到外公，外公冒着危险进行掩
护成功转移。后来，外公不久病逝，葬好外
公后，大舅率全家辗转逃至上海，躲避日伪
的纠缠。纠缠原因就是外公放走地下党要
员。

自然，大姨在房家也陷入逃避日伪的
逃难之中。为逃难，大姨不得已将两个女
儿分寄给他人奶养。

数年后，日本鬼子投降，得以返回河镇
房家的大姨，迎接她的却已物是人非。大
女儿被奶养人家骗认亲娘，不再认大姨这
个生母。二女儿被奶养人送给碧城一户人
家领养。

殊不知在那种逃难的情况下，一个年
轻女子生存尚是问题，寄居亲友也很是艰
难。若不是自幼受家传影响，并完成师范
学业，以帮人授课谋生，否则无法生存。

谁知逃难数年发生如此变故，那骨肉
分离的钻心之痛无以言表。还得饱受房家
人的冷眼和排挤。

人啊，不经劫难不知生活艰辛、不经变
故不识人心险恶，也不会成长。经历种种
磨难的大姨渐渐坚强。

此后几年里，大姨为房家生一儿三
女。但传统的姑嫂内斗大戏时常上演，以
及大伯谋夺房家财产，搞得家里是鸡飞狗
跳。

大姨终于和已去上海的家人取得联
系。庆幸的是，大姨已从娇生惯养的大小
姐脱变成独立坚强的知识女性，一个多年
从事乡村教育的优秀人民教师，深得当地
村民的喜爱和敬重。

乘假期赴沪探亲的大姨，与家人团
聚。一阵希嘘，一阵感叹。唯一缺憾是二
舅举家去了台湾。

此时，二姨已与许家独子完婚，三姨已
嫁祖籍苏北在上海瓶胆厂上班的夏先生。
大舅在上海羽毛厂工作，大舅妈在街道企
业上班，外婆年龄已大无法安排工作，只能
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我妈年龄小刚初中毕
业，只是在街道里弄参加宣传活动。

经过战乱，庆幸的是都还活着！而且
都有了工作，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尽管房
子小点，但那时大家都一样。在那个国家
百废待兴年代，大家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向
往。

得知大姨婚姻状况后，大家尽管心中
不平，对房家有所抱怨，但也只能仅此而
已，无力干涉。庆幸大姨有了教师这样的
工作，经济可以独立了，无须仰承鼻息依靠
房家生活。

大姨调回上海工作根本不可能啊，一
是工作难调，二是住房难解决！三是大姨
仍是房家媳妇儿，更有一儿三女！

妈妈既为减轻大舅的压力，也同情大
姨的遭遇，接受了大姨做伴并从教的建议，

陪同大姨回到江北。妈妈被县教育局分到
塘镇沙园小学任教，并兼职扫盲班。当时
两人的学校相距十里路左右，周未妈妈可
以与大姨团聚。

长假期间，妈妈有时随大姨去房家，见
到大姨在房家遭受的委屈，是又气又急，时
常与大姨相拥痛哭。两个弱女子又有何办
法？

大姨一直以来在房家受小姑子等人诬
陷攻击，挑拔大姨夫妻关系。矛盾终是不
断升级，日子已是无法继续下去。无奈大
姨面对暴力和冷暴力作出抉择：各带一双
儿女，分居。

这一分就是几十年，直至俩人退休后
才由大姨起诉办了离婚手续。不得不说的
是，我曾经的大姨父真的情商太低了，若不
是大姨对你尚有期待，又何至于在老年还
跟你离婚？一个词：绝望！

大姨是一个严谨的教师，是一个坚强
的母亲，更是一个重感情念亲情的大姐。
她所带大的两个女儿，都很好，家庭也很幸
福。

大姨任教期间经常评为校、公社、县优
秀教师，后来大姨还光荣加入了共产党。

在我眼里大姨是一个：我幼时漂亮的
大姨，我青少年时优雅知性的大姨，以及后
来气质高雅的大姨。

我近日时常回想起她见到我时，那一
声亲切呼唤：“煌煌”，以及灿烂的笑容。大
姨，我真的很想您。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当年外公冒着
危险转移的地下党领导，解放后任省委
部门领导。几年后经多方打听，终于找
到大舅，当面表示感谢当年外公的救命
之恩及多年来为掩护共产党地下党人做
出的贡献。

问及大舅有何要求，大舅婉谢了领导
的关心，表示家里一切均好。唯一牵挂就
是大妹和小妹在江北做乡村教师，希望能
予以照护。这位省委领导真是有情有义。

在那轰轰烈烈的文革十年里，有人
想利用外公曾是国民政府县长说事儿，
幸得相关领导阻止，大姨和我妈才躲过

一次浩劫。
即使曾有人挟私愤报复大姨妈，幸亏

表姐找到学校所在生产队队长帮忙，全队
社员扛着农具包围了学校。最终上报公社
和县里，在相关领导批示下，才化解危机。

这些让我真正明白：心无贪欲就是平
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理。

仔细回想一下，他们兄妹六人，除二舅
外，其余一生经历了磨难坎坷曲折。然而
他们互相关切的亲情，手足情深，让我终身
难忘。

大姨妈辞世的第三天，作为娘家侄子，
必须到场。

九点，我们终于赶到安孝堂。行礼完
毕后，我膽仰了大姨，她是那么的安详。

葬礼隆重而肃穆，大姨的子孙后人众
多，这还是很多后人考虑到天气炎热，仅派
一人代表，否则绝对超过百人。

一切都按安孝堂的礼程进行，民俗礼
节、追思会等等。

就餐期间，亲友们选择性地交流。我
们与阔别上海表哥表姐们，少不了的叙
旧。望着众位表哥表姐，都已是近七八旬
的年纪，大姨是我妈家最后一位长辈。这
次相聚，以后再聚机会很少了。也许多年
后，有人就永不再见了，都年龄大了，世事
难料。

天太热，就餐后，除送葬亲友外，其他
宾客均回家了。我和表兄表姐们在餐厅休
息，继续聊天叙旧。

正午，我们一起送大姨遗体去江城市
火葬场。

下午，我们一起送大姨骨灰去江城市
公墓。

我望看大姨的墓碑，静静的沉思。望
着右首的外公外婆的墓碑，我默默道：“外
公外婆，你们的大小姐终又回到你们身
旁。”

别了，大姨。愿你在西方世界没有曲
折、坎坷、烦恼。我衷心希望来世再做你的
姨侄。

大姨，我会牢记你给我的启迪：人生要
独立坚强，要学会做人！

渐已消失的掘港老街，如今高楼林立，
完全换版成另一番模样了。曾经踏过的每
一块石板，走过的沿街每一家店坊，已与岁
月一并成为回忆。

记忆里的青砖黛瓦四合院，浅堂深巷
店铺坊，被赋于了全新的功能：咖啡、烘焙、
游乐场、生活馆、知名连锁品牌店，锦衣玉
食品质餐饮等，呈现全新的吃住购物、休闲
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商业区，滿溢着现代城
市的生活气息。

也许是对老街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怀恋
情愫，也许是对新街区有一种未来可期的
奢望，每当走在这个让人既憾又爱的地块
时，总是喜欢左顾右盼，试图寻觅那些记忆
里的老街遗迹和人文风情。

在茶花路南端，海豚湾生活广场对面，
抬首便见的“康寿养生堂中医门诊部”匾
额，装饰得古朴典雅，还真的让我产生了兴
趣，并关注起这个刚挂牌不久还在试运作
期间的中医诊所。在这个已完成改造的新
街区，不仅给居民带来公共性服务设施齐
全、健康生活与之配套的舒心和欣慰，还弥
补了老街古巷踪迹全无的那一丝缺撼。

古风底蕴入画来。不知是巧合，还是
有意为之，这“康寿堂”让我联想起原先老
街上的“介寿堂”。据史料记载，原老街东
街有个“介寿堂”药店，创始人钱小斋，秀才
出身，颇通歧黄之术，坐堂门诊，居地乡民
口碑很好，可称得是一位儒医。在介寿堂
门旁还有一副嵌字联“介尔景福，寿考为

祈”，可见其“悬壶济世”之用心良苦！
这个新创立的“康寿堂”是不是与“介

寿堂”有些什么渊源，不必去牵强附会，但
此联其义当可效之，我所期待的当是一种
中医文化传承，我倒想帮其改一字为“康尔
景福，寿考为祈”，既重拾起老街风情又切
合创办立意。传统文化不只是存在历史典
籍中，还应该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是传
承发展和共享的。

不同于街面上足浴、采耳、艾灸等名目

繁多的所谓“养生堂”，出于对五千年中医
文化的敬仰之心，和对老街古韵遗风的眷
恋之情，于是我对这个中医堂是否“货真价
实”起意探询。进得大门，诊室内弥漫着的
一股中草药香扑鼻而来。过询诊登记录入
数据的前台，便见右首各小间为专科中医
师坐诊室。这里坐诊的都是有着几十年医
龄以上的资深老中医师，有中医世家得其
真传的；有师承国内名中医的得意门生；有
毕业于中医专科学业有成的；有博采众长

经验丰富的，都是为本地民众所熟知和信
赖的中医师。可以说是一个阵容强大、又
各有专长、且医术精湛的团队。

左首为中药房，红棕色的药柜靠墙倚
立，由上百个小抽屉（格斗）组合，上面整齐
醒目贴着各类药材的品名标签，并按中药
材各自的特性归类放置。陈式还是老掘港
人记忆里的样子，而呈现的却是历经千年
的岁月留痕和传统文明。

当然，标志着时代文明进步的煎药方
式，也会让你眼前一亮。已配套齐全的电
气化中药熬制设备，完全取代了过去那种
用砂锅紧煮慢熬的制作工序，“打药”回去
即可服用，既服务周到方便了患者，又保证
了药材的高质量效用。

不禁想起过去那药房门口一付对联：
“但愿世上人无病，宁可架上药生尘”，从某
种意义上讲，我们不希望养生堂“生意红
火”，世人无疾我心安，但愿成为医疗资源
共享最好的拾遗补缺。只要不是意外突发
性伤病，不必舍近求远，在家门口诊治，何
乐不为！

我们都有生老病死的时候，用老街老
话说，一生中没有吃了五谷不生灾的。人
的生存空间有限，除了注重提升自身免疫
力，还需要一个有利身心健康的居住环境，
这里的传统中医堂，也许算不得新城区的
繁华一景，但他的存在，确确实实为新区居
民带来方便，同时也是在延续老街韵味浓
郁的风土人情。

●

●
心 有 翡 翠


